
3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副刊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增强

刊头题字：殷旭明

看人挑担不吃力。看见母亲轻松自如
地纳着鞋底，我强烈要求让我来试试。

我左手拿着鞋底，右手捏着针，找准下
针的点，一针戳进去，针尖居然没有露头。
装模作样地用套在右手中指上的针箍顶着
针别，用力上顶，还是不露头。我想，这鞋
底何止千层啊。连忙退回针，像母亲一样
将针在头上擦了擦，对着刚才的针眼，使劲
往里戳，再用针箍上顶，费了九牛二虎之
力，终于针尖慢慢地钻上来了。等到针别
被针箍完全顶进去，大拇指食指合力捏着
针开始用力往上拔，拔不动，学着母亲用牙
咬。哎吆，针没咬出来，血出来了。赶紧吐
出针，还是用手，先摇晃再拔，再摇晃再拔，
几个回合之后，负隅顽抗的针才肯出来。
将拔出来的针，别在衣服上，开始收扎底
线。线收到底，必须用力拽紧。我咬牙切
齿，狠狠地拽着，像对待仇人一样，将刚才
的不满情绪全发泄在了上面。情绪是发泄
了，大拇指下面的肌肉上留下一道深深的

扎底线印痕。来来回回纳了没几针，这个
手是又累又疼，干脆一股脑儿扔给了母亲，
还说：“这个鞋底没得纳头，太难了。”

母亲看了笑笑：“你再不给我，我就要
抢过来了。你看看你纳的这几针！拿笔头
的，没力气罢了，怎么连个眼力见也没有
啊？”

我纳的那几针，粗一针细一针，左一针
右一针，紧一针松一针，看起来是歪歪扭
扭，高高低低，简直惨不忍睹。考究的母亲
这次不考究了，她说：“这鞋是做给你的，这
几针给你留着。记住，好多事情看起来容
易，做起来难。我开始也是像你一样，后来
慢慢练出来的，没有人生来就会。”

母亲能做各种各样的鞋，方口的、松紧
口的、船鞋等单布鞋，还有四片瓦、两片瓦
的棉鞋。小时候的我是在别人羡慕的眼光
中长大的，就因为母亲的针线活漂亮，鞋子
做得俏整，衣服做得合身。

工作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穿过布鞋，原

因很简单，太土。那双布鞋也早就被我扔
了。

前两天，我在嫂子家，偶然说起年纪大
了就想穿布鞋，总觉得买的没有小时候穿
的舒服。嫂子突然想起：“家里好像还有好
几双你妈做的布鞋呢，你要就拿回去。”

我接过装鞋的袋子，翻了翻，共有五
双，两双最小的36码。家里穿36码的只
有我，毫无疑问，两双36码的，应该是母亲
为我做的。

母亲离开我们已近20年，这几双鞋子
大概有30年了。我抚摸鞋子，仔细端详，
黑色的松紧口鞋面，白色的滚条。鞋里、鞋
底均是白帆布，略略有些泛黄。鞋底光滑
平整，针脚粗细均匀，落针错落有致，顺着
看，一列列；斜着看，一排排。那一个个针
脚就如同受检阅的队伍，步调一致，动作整
齐划一。

泪眼模糊的我，看见母亲安详地坐在
床边昏暗的煤油灯下纳着鞋底，上一针，下
一针，鞋底在母亲手里不停地来回翻动，那
只灵巧的右手，似一只美丽的蝴蝶上下轻
盈飞舞，在空中划出一道道优美的弧线。

“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我
脱下运动鞋，穿上妈妈做的布鞋，软和，轻
便，踏实，舒服。

母亲的千层底
□ 陈红梅

汪素云，对高邮广大乒乓球爱好者来说，是无人不
知、无人不晓的。

在她近50年业余乒乓球生涯中，从18岁勇夺扬
州地区第八届运动会成年组乒乓球女子单打冠军至
今，在扬州市内、省农行系统、省金融系统等比赛中，获
得的大大小小冠军无数次，用民间的一句话：拿冠军拿
到了手软。

难能可贵的是，已是有一个孙女、一个孙子的奶奶级
选手，在近五年扬州市举办的五次球王争霸赛中，三次夺
得女子50岁以上组球王，堪称邮城乒乓球女子第一人。

汪素云是我在县少体校乒乓球班训练时的师妹，
比我迟两年进校。她是1973年暑假期间，由原东方红
小学（今第一实验小学）夏志强老师推荐进入县少体校
乒乓球班的。在少体校她跟随曹善亭教练学打乒乓
球，较早接受了正规的攻球、推档、发球、搓球、战术等
基本功训练，也是曹善亭教练回邮执教后所带的第一
批女队员。

1981年5月，在高邮举办的扬州地区第八届运动
会乒乓球比赛，是汪素云大放异彩的时刻。此次比赛
地点设在县第二招待所大食堂，比赛项目为男女成年
组，少年甲组、乙组和儿童组单打，每个项目只限报两
名队员。当时扬泰未分家，有11个市县队参赛，各队
派出的都是精心挑选的各个组别最强的队员，可谓是
扬州地区水平最高的一次单项比赛。高邮成年组参赛
的男队员是夏耀、丁小泉，女队员是汪素云、黄洁。我
首次以教练身份参加。

汪素云在比赛中，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一路
过关斩将，包括战胜了从未赢过的老大姐、多次获得扬州
地区少年甲组冠军的扬州王林凤，省体工队转业的扬州
马金兰等高手，一场未败夺得成年组女子单打冠军。

也就在这一年，汪素云首次参加江苏省少年儿童
乒乓球比赛，获少年女子甲组第5名。

汪素云打乒乓球，打出了知名度，取得了优异成
绩。她虽然没有从事乒乓球专业、走上教练员岗位，但
她的这一特长和爱好，影响和伴随她至今。

1984年，因单位有需求，体育部门推荐，汪素云进
入县农行某储蓄所工作。为促进企业发展，省、扬州地
区农行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每年定期举办系统乒
乓球比赛就是其中一项内容。汪素云的乒乓球特长有
了用武之地，她一边认真工作，一边坚持训练，每年举
办的扬州地区农行系统乒乓球比赛，她都是单打第一
名，参加省农行系统乒乓球比赛还是第一名，参加华东
地区五省一市农行系统乒乓球比赛，拿到亚军。

1992年，信用联社（后农商行）与农行分开经营，
汪素云担任联社经费会计，任务重了，责任大了，但练
球的劲头没有减。年龄增长了，球技却未下降，正手小
提拉，反手凶狠推挡，丰富的赛场经验，是她制胜的法
宝。1997年省金融系统举行乒乓球比赛，她雄风不减
当年，照样拿到冠军。

为活跃机关文化生活，扬州市级机关工委和体育
局，从1992年起，每年都在市县区轮流举办一次机关
领导干部乒乓球邀请赛，项目为男女团体和单打，高邮
男队属强队，女队相对较弱。1997年在江都比赛，为
解决女队组队难的矛盾，增强女子比赛的竞争性，允许
女队报一名高水平的股级以下人员，这对高邮队来说
无疑是一个利好的消息。高邮市级机关党委和市体育
局，首先想到的第一人选就是汪素云，有她参加会使高
邮女队水平提升一大截，与张琴（原八一队队员）领衔
的扬州女队有一搏。果不其然，至1998年的两次比赛
中，高邮女队均获得亚军，进入强队行列。1999年以
后，又有了周琳参加，不拿冠军才怪呢。

汪素云不仅球打得好，而且谦虚热情，人缘特好，
没有球王的架子。许多部门系统举行乒乓球比赛，允许
聘请外援，她有时也去客串一下充当“枪手”。以球为媒，
广交朋友，快乐乒乓。在机关、京华俱乐部打球，因她基
本功扎实，许多球友都愿意找她练球，认为会涨球。市内
俱乐部联赛，都愿意叫上她一起组队，与男选手同场竞
技，她也不落下风，实力稳定在全市前十名。如近两届由
农商行赞助冠名的全市乒乓球俱乐部联谊赛，她和钱进
等球友组队，均获得冠军，为农商行赢得了荣誉。

这几年，面对扬州乒协举办的众多赛事，只要市乒
协需要，汪素云有求必应，从不推却，不谈条件，并且安排
好工作及家务，全心全意参加比赛。扬州全运会、俱乐部
联赛、乒协年赛、三八妇女节赛、省市老年赛、全国运河城
市赛、历史文化名城赛、一带一路赛等等，都留有她在赛
场上拼搏的英姿、辛勤的汗水、灿烂的笑容，为提高全市
乒乓球水平，打出高邮乒乓名片，作出了积极贡献。

按理来说，汪素云儿孙满堂，幸福美满，应该享受这
天伦之乐。然而她并不满足于此，担当起了一个优秀乒
乓球运动员传承的责任。2018年退休后，在京华俱乐部
办起了乒乓球培训班，慕名前来学习的的有5至14岁的
儿童少年，也有成年人。她希望将自己多年积累的球技
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递给所有爱好乒乓球的人们，为培
育发现新人、普及乒乓球运动，尽到自己最大的努力。

心若年轻，岁月不老。去年，汪素云被扬州市乒协
表彰为“最美乒乓人”，她当之无愧！

女 球 王
□ 王鸿

上个世纪90年代的农村，贫穷依然很
普遍。那时候，很多人家的孩子初小毕业
后，就要离开学校回到农田，帮着父母操
持农活；或者找个有手艺的老师傅，跟在
后面做几年学徒，将来也算是个手艺人；
或者父母稍有点本事的，便托人把孩子送
到乡办厂、村办厂做工，赚取点微薄的收
入贴补家用。然而，等到哥哥、姐姐和我
陆续初小毕业时，父母却作出常人难以理
解的决定，那就是让我们继续上学，直到
走进大学的殿堂。

那个时代，如果仅仅供男孩上学，倒
能得到邻居们的赞赏，但父母偏偏还要供
姐姐上学，便引来了大家的议论。父亲是
乡村兽医，母亲是普通农妇，家中的经济
来源主要依靠六亩承包田和父亲微薄的
工资。所以，当他们作出这样的决定时，
不但邻居们嗤之以鼻，也令我们家的经济
状况陷入了绝境。

然而，父母却始终初心不改，辛勤劳
作之余还额外承包了四亩多香瓜地，以此
来解决我们学费上的缺口。不仅如此，父
亲甚至固执地认为，孩子们上学要用脑

子，光靠吃饭喝粥是没有营养的。于是，
他们还挤出时间，在院子里垒起鸡窝，拉
上绳网，用从牙缝里省出来的粮食和田野
里的杂草，硬是饲养了一群鸡。从此，这
些鸡们，便成了我们兄妹三人打牙祭时固
定的祭品了。

那时，我们兄妹三人都住校，只有星
期六才能回家。父亲总会计算好时间，磨
刀霍霍向公鸡。每当此时，总会有过路的
邻居发出或赞赏或嘲讽的声音。无论是
肯定还是否定，父亲都淡淡地笑着，不做
任何解释。

当我们陆续抵达家中，正是饥肠辘辘
之时。闻到厨房里飘出阵阵香气，顿时食
指大动、口水涟涟。我们赶紧放下书包，奔
向厨房，在大快朵颐之前让眼睛先享享
福。这时，恰逢父亲开始制作炝菜。只见
他用汤勺小心翼翼地从汤锅里捞出鸡胗、
鸡肠、鸡肝等鸡杂，分别切成薄片，装入一
个盘子里，加入盐、酱油和拍碎的大蒜瓣等
调料，稍稍搅拌，便会冒出不一样的香味，

让我们肠胃的活跃程度瞬间达到峰值。
那时候的孩子懂事早，没有父亲的允

许，决不会偷偷吃上一块。看着我们一脸
的馋样，父亲没有斥责，只有挂在脸上的
淡淡的微笑。因为爷爷奶奶没有和我们
住在一起，所以在开饭前，父亲总会先用
一只大海碗，从锅里捞出些许鲜嫩的鸡肉
脯，再盛些鸡汤，让我送给他们。

一碗鸡汤，捧在手里，如同一件易碎
的稀世之珍。我一边小心翼翼地迈着步
子，一边贪婪地嗅着诱人的香气。待我兴
冲冲地赶回来后，全家才依次坐上桌，开
始这难得的盛宴。尽管内心对美食有着
极度的渴望，但我们绝不会去争抢，通常
都由父亲来分配，大家才会心安理得地享
受美食。

在我们兴奋地享受美食时，父亲淡然
地捞起鸡头、鸡脖、鸡爪，慢慢地咀嚼起
来。偶尔目光交汇，他便露出满足的神
情，夸张地说道：嗯，鸡头、鸡爪，都是我的
最爱，你们享受不到了。然后，便引来我
们一阵轰笑，嘲笑父亲不懂鸡肉的美味。

如今，我们兄妹三人已走出大学的殿
堂，在城市里开始着自己的生活。而年迈
的父母，仍然坚守在那片藏着我们许多回
忆的故土，时时盼着儿女归来。

美味鸡汤
□ 杜瑞文

与朋友相约一家饭店小聚，朋友的妻
子小五子快人快语，边喝红酒边聊天。聊
着聊着，她突然放下酒杯，言语凄切地讲
了一个她与父亲的故事。

前几天，在县城生活的小五子赶到乡
下看望80岁的老父亲。刚进家门，父亲便
带着哭腔对她说：“小五子，我养的5只老鹅
走失了，找了一天都没找到。”她搀扶着父
亲，细问原委。父亲说，听邻居讲，5只老鹅
好像跑进了村里的一个养鹅场。这老鹅准
备给3个子女每人一只，剩下两只留到中秋
节宰杀。现在，鹅没了，心情郁闷得很。

小五子的母亲已去世10多年，父亲8
年前做过大手术后，一直与她聋哑叔叔生
活在一起。亲手养大的鹅没了，父亲像个
孩子似的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向她诉苦。
她安慰父亲，说去村里的鹅场问明情况。
到了鹅场，鹅场老板一口否认没有外来的
鹅进来。她掏出500元，好话说了一箩
筐，想在鹅场买下5只老鹅安慰安慰父
亲。鹅场老板的头摇成拨浪鼓，说鹅场的
鹅都是生蛋的鹅，不卖；如果是肉鹅，送给
她5只也没问题。话说到这份上，她只好
无奈地回到了父亲的家。

父亲见她没有找回鹅，竟放声大哭起
来。她给父亲打了个热毛巾擦脸，卷起袖子
到厨房做饭。吃晚饭时，聋哑叔叔知道了此
事，埋头喝起了闷酒。她又像劝小孩般，打
着手势示意叔叔要少喝酒，村里有两个人就
是因为酗酒而丢了性命。叔叔似懂非懂地

点了点头，一旁的父亲脸上露出了微笑。看
着父亲爬满皱纹的脸，她的眼睛湿了。

吃完晚饭，她收拾碗筷，陪父亲和叔
叔聊天。怕父亲受凉，小五子早早地让父
亲上铺，自己在父亲的床里边放了一床被
褥。这一晚，父亲睡得很迟，父女聊的话
很多。卧在床头的父亲叹了口气对她说：

“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叔叔，我如果哪天走
了，他该怎么办啊？”小五子沉默了一会
儿，声音哽咽地说：“爸，你不要想得太多，
我们会照顾好叔叔的。”

父女俩一直谈到深夜。也许是受了
风寒，小五子突然咳嗽起来，咳声不断。
这可吓坏了父亲。他翻身下床，在家里翻
箱倒柜找药，没有找到。又小心翼翼地从
一只缠着蛛网的篮子里取出两只土鸡
蛋。10分钟后，父亲用一双枯瘦的手，颤
巍巍地捧着一碗热气腾腾的炖鸡蛋走进
房间，叫小五子赶紧趁热吃。

讲到这，小五子讲不下去了。她停顿
了一会儿，红着眼圈说，接过碗时，她哭
了，眼泪一滴一滴地滴进蛋碗里。她是和
着泪水吃完鸡蛋的。

小五子说，父母含辛茹苦把子女养
大，子女一个个离开他们，他们最盼望子
女经常回家陪陪他们。以后，她再忙也要
经常回家看望老父亲。

是啊，父母用人生中最好的光景陪伴
我们成长，他们不应该在孤独中一点一点
地变老。

不让你在孤独中老去
□ 林华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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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若不来 桃花不开
千年的渡口鳜鱼肥了
渡船装饰一新 桨橹在握
还是那年楼兰的风采
你挎着包包 乘着奔驰飞过
彩虹的桥碾压着带血的哭

你若不来 红荷不开
蜻蜓点水叫醒了潮湿的心怀
那年我偷窥嫦娥舞袖 幽魂鞭笞
只为学习霓裳舞曲 当我归来
楼阁已空 佳人不在
是谁摩登疯狂 伤我千年等待

你若不来 桂花不开
逆流而上窃得贵妃的旗袍
杏花村的老酒藏在背篓
酒肆不再 你坐在高档酒楼
露肩装乞丐服高脚杯
苦涩的红酒浇开满脸期待

你若不来 雪花不开
潜入晋朝穿越盛唐撩动宋朝的风
习得三国的堆雪嵇康的古曲
带一只太白的酒袋米芾的帖
抱着古琴站立门外
一袭黑裙三角钢琴才是你最爱

人生有约 仍会错过重逢
人生重逢 却又不能相握
嵇康的圣手奏不出莫扎特
嫦娥的圣洁跳不了迪斯科
我拿着一柄秦朝的钥匙
打不开你海滨别墅的门锁

错
□ 李国祥


